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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如：Ernest Hemingway、Willa Cather、Richter Conrad、Truman Capote、Washington 
Irving、Walter Van Tilburg Clark、John Steinbeck、Donald Culross Peattie、Sidney Coe 
Howard、Jack London、Thornton Wilder 等人，還有反映美國政治的作品中譯，如：《甘
迺迪講演選萃》（Five Great Speeches）、《林肯父子》（Tad Lincoln: Mischief Maker in 
the White House），反映美國經濟的如 :《富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反映美國藝




《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的原著及中譯本




1　      董橋：〈文人譯筆清賞〉，收於《英華沉浮錄 5》（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頁 52。
2　     有關湯新楣先生的生平、南來香港的緣由、在美新處翻譯的書之詳細書目，可見李惠珍著《美國小說
在台灣的發展史：1949 至 1979》有關湯新楣的分論，頁 32-5。本文在此不重複列舉。  











這部著作的中譯本不少。據說最早的單行本是 1939 年余犀的譯本《退伍》，4 由
上海啓明書局出版。另有 1948 年 2 月上海西風社再版的林疑今譯《戰地春夢》，初版
於 1940 年。5 再有就是兩個台灣戒嚴時期盜印林疑今譯本的：1. 楊明譯：《戰地春夢》，
1968 年 4 月，台北新陸書局再版，初版不詳。2. 全譯本：《戰地春夢》，1967 年 7 月，
台南大華出版社初版，無譯者名。6 而改寫編寫本則有丁戈改寫的《戰地春夢》，1966
年 5 月星州世界書局發行，世界文學名著譯寫叢書之一；還有葉天華編寫的《戰地春








3　 有 關《 戰 地 春 夢 》 和 海 明 威 作 家 身 份 的 關 係 詳 述 可 見 James Mellow, Hemingway: A Life Without 




5　 筆者在宋子江先生幫助下，尋獲林疑今 1940 年 12 月再版（初版是同年 11 月）的電子版本。海明威
著、林疑今譯：《戰地春夢》（上海：上海西風社，1940）。林以亮在〈介紹《戰地春夢》的新譯〉
一文中指出：“根據林疑今的譯者序中所提原作者其他作品的年月 [……] 序中的語氣，再加上作者





















單從這一列表可見幾種情況：1. 直到 1990 年代前，這部著作除了 1940 年代余犀、
林疑今，1970 年代湯新楣譯文外，沒有任何新的中譯。2. 中國大陸仍以林疑今譯文作
為主流，分別在 1981 年及 1995 年出版或在原譯基礎上修改再出版（如：書名的改變）
林疑今譯文。3. 1990 年代出現了另兩個譯文，一為中國大陸的湯永寬譯文，一為台灣






































原 著：“After a while I went out and left the hospital and walked back to the 



























1939 年上海啟明書局的《退伍》17 和林疑今 1940 年西風社再版的《戰地春夢》譯文作
為比對。18
首先看書名的處理。Robert W. Lewis 在他的 A Farewell to Arms: The War of the 
Words 一書中曾指出海明威為此書想了三十多個書名，而在這芸芸三十多個書名中，
大 多 涉 及 時 移 境 遷，Lewis 的 原 文 是：“Among the 30 other titles on his working list, 
many focused on the concept of transition in time, as Farewell does.”19 例 如：“Patriot’s 
Progress”，“The Time Exchanged”，“Late Wisdom” 及“World Enough and Time”
等等。剩下的多與啟蒙受教有關，Lewis 的原文是：“the idea of education”。例如：“The 







歌〉，《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2013 年）：頁 61-2。
17　 特此鳴謝宋子江先生借與余犀 1939 年上海啟明書局的譯本《退伍》上半部，下半部相信已散失。
18　 內地網站普遍認為在眾多譯本中，林疑今的譯本從 1940 年代起一版再版，流傳至今，是被公認為
最好，最忠實的譯本。 筆者曾把林譯 1940 年代的版本與林譯 1990 年代的版本作比對，發現林譯的
1995 年代版本與 1940 年代的版本有很大出入。
19　 Robert W. Lewis, A Farewell to Arms The War of the Words (NewYork: Twayne Publisher, 199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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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新楣中譯本的題目是《戰地春夢》。譯名既保留原文的雙重含義，也有從一個
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夢”醒。雖非個人原創，但選擇也體現價值觀。董橋先生在〈卡





























“fell”，“bare”，“thin”，“bare-branched”，“wet and brown and dead”，“muddy 
and wet”，“heavy”，“bulged”和“gone”。可額外留意文中兩句，其一為：“…… 
marches as though they were six months gone with child.” 作者不用“pregnant”，而用
“gone”因為這詞還可表示：“ruined or lost”被破壞或失去。其二為這一章的最後一
20　 余犀：〈小引〉，收於海明威著、余犀譯述：《退伍》，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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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All the start of winter came the permanent rain and with the rain came the cholera. But 











and afterward the 
road bare and white 










and in the fall when 
the rain came the 
leaves all fell from 
the chestnut  trees 
and  the  branches 
were bare and the 
t runks  b lack  wi th 
rain. The vineyards 
were thin and bare-
branched too and all 
the country wet and 





























bulged forward under 
the capes so that the 
men, passing on the 
road ,  marched  as 
though they were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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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t h i n g s  w e n t 
badly.
而戰況實在很糟。 無奈戰況不佳如何。 然而前方很不利。
At the start of the 
w i n t e r  c a m e  t h e 
permanent rain and 
with the rain came 
the cholera. But it 
was checked and in 
the end only seven 















































I had gone to no place where the roads were frozen and hard as iron, 
where it was clear cold and dry and the snow was dry and powdery and hare-
tracks in the snow and the peasants took off their hats and called you Lor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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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生夢死的生活的不滿和無奈。
I had gone to no such place but to the smoke of café and nights when the 
room whirled and you needed to look at the wall to make it stop, nights in bed, 
drunk, when you knew that that was all there was, and the strange excitement 
of waking and not knowing who it was with you, and the world all unreal in the 
dark and so exciting that you must resume again unknowing and not caring in the 
night, sure that this was all and all and all and not caring. (13)
作者用“I had gone to no such place but to……”作為承接上文的對比。再以兩個
“when”和九個“and”貫穿全句，說明自己去的地方並沒有地方特色，有的只是自己
的感覺，而這些感覺又正正是“unknowing and not caring”和“sure that this was all and 


































I was always embarrassed by the words sacred, glorious, and sacrifice and 
the expression in vain. We had heard them, sometimes standing in the rain almost 
out of earshot, so that only the shouted words came through, and had read them, 
on proclamations that were slapped up by billposters over other proclamations, 
now for a long time, and I had seen nothing sacred, and the things that were 
glorious had no glory and the sacrifices were like the stockyards at Chicago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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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出版的書目可見，翻譯的海明威作品共有四種，分別爲：張愛玲譯《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1962），湯新楣譯《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 （1970），惟
爲譯《美國短篇小說集錦（2）》American Short Story Showcase (2) (1972)，湯新楣譯
《尼克•亞當斯的故事》The Nick Adams Stories（1984）。29 前三種是在 1960 及 1970
年代初完成的。這和當時的中國大陸海明威譯介有很大對比。據查明建和謝天振編寫的
《中國 20 世紀外國文學翻譯史》中指出“海明威的作品因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因在建國
後遭到冷遇。”30 除了 1940 年代林疑今舊譯的《永別了，武器》的修訂本和 1950 年代
海觀譯的《老人與海》，1960 年代只有 1961 年翻譯的短篇小說《打不敗的人》，直到
1978、 1979 年“中國的海明威翻譯進入了一個高潮期。”31 雖然今日世界譯叢選書一
事有美新處的文化參贊、華盛頓和香港的華籍員工三方面的參與，因資料不足也很難判










29　 單德興：〈附錄    今日世界譯叢：文學類〉，同上，頁 147。
30　 查明建，謝天振：〈第七章    五六十年代外國文學翻譯概述（1949-1966）〉，收於《中國 20 世紀外
國文學翻譯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頁 637。
31　 同上，頁 994。
32　 有關選書問題，單德興在〈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 —— 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
一文中註腳 9 可見詳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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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包括：羅柏特•潘•華倫著，張愛玲譯，〈論戰地春夢〉（“Introduction by 















是個愛情故事。在此，再引 Robert W. Lewis 在他的 A Farewell to Arms: The War of the 
Words 中的一句話來證明《戰地春夢》在西方文壇被如何解讀。原文是：
Long after its publication, A Farewell to Arms continues to be an 
important work because of the questions it asks about the human condition. What 
is it like to be adrift; to live with uncertain personal values in a world of shifting 
values; to be unsur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ood and bad and what should be 











34　 Robert W. Lewis,  A Farewell to Arms: The War of the Words, cover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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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今日世界新譯本作推廣宣傳，身份所限。 
再看當年擔任今日世界出版社編輯董橋先生的一番話：“湯先生當年譯的這部《戰
地春夢》我有幸負責編校，逐句對讀，逐字推敲，比上一個學年的翻譯課管用。海明威
英文簡潔裏盪著淡淡的詩意，湯先生的中譯亦步亦趨，淺白裏竟也浮現動人的韻味。”35 
由這番話可見當年作為編輯的董橋先生也是比較重視譯文能否帶出原文的文學表現手
法。
這一由今日世界出版社、林以亮、董橋等一起打造出來的注重原著文學表現手法
形象，也從湯新楣的譯文中反映出來。譯文一方面如實體現作者寫作風格，一方面也力
求流暢、沒有翻譯體的問題。這裏呈現出的這位南來譯者的側面就是：文學觀和翻譯觀
能順應出版社的要求，即注重作品的文學表現手法，同時也注重譯文的通暢。
這到底是否源自湯新楣當時是孤身一人南來香港，需要“為口奔馳”，故此順應
出版社要求？據悉，湯先生來港後，先任英國人創辦的“麗的呼聲”廣播電台翻譯新聞
外電，再任香港大學語言中心教中文，到了 1971 年進入林太乙主持的中文版《讀者文
摘》擔任編輯，同時一直以來都是香港美新處的特約譯者。36 一人同時期一直身兼兩職，
不是為謀生活，便是為謀理想、愛好。所以，這也可能就是譯者本人的文學觀和翻譯觀，
恰好符合出版社的考量。美新處出版的翻譯大都沒有譯者序，湯先生的文學觀和翻譯觀
很難由此得以探究。但從湯先生南來的原因和來港後謀生的場所，可以肯定的是，湯先
生一定不是秉承中國大陸傳統主流所奉行的“文以載道”觀念。37 
除了出版社、譯者個人，這種文學觀也可能是 1950 年代香港譯者特有的翻譯規
範，這種翻譯觀甚至在這個時代仍舊高高聳立。2013 年，湯新楣先生離世，董橋先生
在〈挽翻譯家湯新楣〉一文中對這位“中國當代特立獨行的翻譯大家” 的評論是“他
的翻譯也這樣：小說、歷史、傳記、美術、政治，不同的題材有不同的文筆，展示的永
遠是不托英語神髓的中文風采。” 38 從這點來看，時至今日，董橋先生的翻譯觀或文學
觀還是跟當年在今日世界當編輯時一樣，以“文筆”、“風采”這類文學手法的展現作
為佳作的考量。 
至於美新社、南來譯者的身份、1950 年代的翻譯觀，這種種因素對湯新楣譯本的
具體影響，這方面的研究需要分析譯者更多的譯文，翻譯不同作家的作品，再跟同期來
自同一或不同出版社的其他譯者相對比，再和其他南來譯者比較才能得出結論。本文單
以一篇譯文的個別例子作出分析，實在難以窺見全人。※
35　 董橋：〈卡普里之戀〉，收於《記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166-7。
36　 李惠珍：《美國小說在台灣的發展史：1949至1979》，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32-5。
37　 據查明建和謝天振編寫的《中國20世紀外國文學翻譯史》中〈五六十年代外國文學翻譯概述〉一節所
言，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文學翻譯不再是20世紀上半期由譯者和出版社來決定翻譯選擇，而是以政
治意識形態作為翻譯擇取的首要標準。
38　 董橋：〈輓翻譯家湯新楣〉，收於董橋著、劉紹銘編：《品味歷程：董橋自選集》（香港：天地圖
書，2002），頁126。
